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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访华会关注法轮功 
【明慧网】（明慧记者英梓渥太

华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前往中国

参加 G20 峰会前夕，加国总理办公室

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特鲁多访问

中国期间，人权是对话议题之一，法

轮功（受迫害）作为核心人权问题，

是加拿大所关注的。 

加拿大人关注法轮功 12 万签名
呈送总理办公室 

8 月 26 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

代表向总理办公室递交了 5 万加拿

大人的请愿签名，另外，在过去一个

月，加拿大各地民众陆续签了 7 万个

请愿明信卡，共 12 万签名，要求总

理提出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中共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员之一大卫·乔

高先生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再度

揭露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暴行。

乔高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实际数量

远远超过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大多

数规模巨大的器官移植，其供体来自

被杀害的无辜的人，主要是法轮功学

员。”在接受采访时，乔高说：“希

望总理向习近平提出停止迫害法轮

功。” 

17 年迫害让幸福家庭破碎 母亲
仍受折磨 

加拿大公民鲁鸿雁女士的母亲

陈慧霞，1998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修炼前，她曾受乙肝、肝硬化、胃病、

子宫内膜异位等疾病的折磨，每年都

要住院，并长期服药。修炼法轮功几

个月后，身体奇迹般地康复了。 

因坚持信仰法轮功，两个多月

前，陈女士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

押在河北省石家庄第二看守所里。 

鲁鸿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母

亲遭受了酷刑，她被长时间绑在一个

铁条椅子上，不许移动。严重损坏了

她的健康，使得她站立和行走都非常

困难。目前，母亲身体非常虚弱。”

鲁鸿雁还说：“我母亲第一次被

捕遭受迫害是在 2003 年。当时，我

的父亲被迫花费近 6000 加币将母亲

赎出看守所。此后，当局为了逼迫我

母亲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持续

骚扰我家并殃及街坊邻居。如逼迫我

的父亲与母亲离婚，恐吓开除父亲公

职，要街坊邻居给母亲施压，若邻居

不合作就恐吓开除公职。” 

因为修炼法轮功，鲁鸿雁无法回

中国探望母亲，她已经有 11 年没有

见到母亲了。 

好人受酷刑 儿子在加拿大为父
呼吁 

多伦多居民李喆讲述了父亲李

晓波因坚持信仰在中国遭受的酷刑

迫害。李晓波于 1996 年开始修炼法

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

求自己，身体变得健康，人也变得祥

和，在个人利益上不争不求，严以律

己宽以待人，深受周围人的尊敬。 

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李

晓波于 2005 年被中共当局非法监禁

8 年。被监禁在四川德阳监狱期间，

李晓波遭酷刑虐待、强迫劳动，被迫

在冬季赤裸身体、赤脚站在水中罚

站，从数小时到几天几夜。他被强行

洗脑数年，出狱时左眼几乎失明。 
2014 年 4 月，李晓波因散发法

轮功真相传单再度被当局绑架，后被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再度枉

法判刑 8 年。 

加拿大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席李

迅在发言中表示，迫害必须停止，正

义终将伸张。他说：“自 2015 年 5
月以来，已有 20 多万中国公民站出

来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酷

刑罪、反人类罪。所有参与迫害者最

终都将被绳之以法。” 

特鲁多总理访华前夕，加拿大法

轮功学员在全国 280 多个市镇展开

汽车之旅，将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活

摘器官的真相告诉加拿大民众。◇ 

2016 年 8 月 26 日，加拿大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召开新闻发布
会，向即将出访中国，参加 G20 世界首脑峰会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出呼
吁：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长达 17 年的迫害，释放包括 12 名加拿大人的
亲属在内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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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16 年 8 月 27 日，
法轮大法亚洲法会前夕，近千名来自
亚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印尼峇里岛
的乌拉莱体育广场集体炼功。早上六
点多，阳光普照大地，法轮功学员的
黄 T 恤被晨光照耀，折射出金灿灿颜
色，搭配湛蓝的天空，场景壮观殊胜。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 1992
年 5 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
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
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
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
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
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
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图片
新闻 

彼得的建议，与对方和解，没有到法

庭上与对方剑拔弩张。是啊，多一个

敌人和多一个朋友，哪个更好呢？ 

彼得还在上大学时，就开始修炼

法轮功了，那时他还不到 20 岁。这

让他的父母倍感欣慰，在这个充满诱

惑的社会里，他们知道彼得心里已经

有了一道严格的道德底线。 

彼得说：“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

有矛盾，因为孩子很容易被社会上的

负面东西影响，抽烟、喝酒……最糟

糕的是，人们不再正向思考问题，不

再想成为好人，而是互相争斗。法轮

功教我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向

内找自己的问题。” 

（明慧记者吴思静报道）人们找

律师，都希望律师能帮助自己在纷争

中占上风，甚至希望律师利用法律的

灰色区域为自己争赢。但是，修炼法

轮功的 27 岁斯洛伐克律师彼得则有

自己的处世之道。 

彼得说：“在我这个职业中，我

看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纷争。其

实从长远角度看，帮助当事人化解矛

盾，善解纠纷，比击败对方更好。” 

他引导当事人保持平和心态，不

要用极端的想法去想对方。彼得说：

“即使你与别人有纠纷，你也可以尊

重对方，多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也的确有负气而来的人，认同了

从七年前开始修炼一直到现在，

彼得一直没有停下向人们讲法轮功

真相的脚步，他说：“法轮功让成千

上万的人成为更好的人，这是值得万

分珍惜的。现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

到如此残酷的迫害，我们当然要站出

来说话，迫害必须结束。”◇ 

善解纠纷的年轻律师 

■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 彼得  

【明慧网】生活在纯朴的南台

湾、年过八旬的洵姨，气色红润，

笑容可掬，行动自如，人生老来能

如此健康，是人人称羡的事。洵姨

说：“这都是法轮功的恩赐。” 

洵姨在 60 岁时，双眼患严重的

黄斑病变，长庚医院眼科医生表示

无法医治。她的右眼视力只剩 0.1。

65 岁时她又得了严重的坐骨神

经痛，因压迫神经而手术，术后伤

双眼黄斑病变消失了 

■ 年过八旬的洵姨（左二）每天在
台湾旅游景点发传单、举真相展板，
让游客明白“法轮大法好”。  

口细菌感染，险些丧命。 

一天，社区办公室发出通知：公

园里免费教法轮功。洵姨来到公园，

一炼法轮功就觉得全身舒畅，她想：

这可是宝贝，可以救命。不到半年的

时间，她双眼的黄斑病变消失了，不

再需服用任何药物。老伴和子女非常

支持她修炼。台湾景点有很多大陆游

客，洵姨常年去那里举真相展板，让

游客听闻“法轮大法好”的福音。◇



 

截至 2016 年 8 月下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4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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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我也要控告江泽民 文/志鹏（法轮功学员家属）

【明慧网】我是名在校大学
生，二零一六年新年前后，我和
母亲两次到济南监狱看望因修炼
法轮功被非法判刑四年的父亲，
监狱都没有让见，监狱的理由是
我父亲没转化，正在严管，不能
见。 

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诉我，
现在已有二十多万人实名向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
江泽民，父亲和她都实名控告了
江泽民。我郑重的告诉母亲：我
也要控告江泽民。 

看着母亲悲伤而又坚毅的面庞，

我陷入了回忆之中。 
我的家在山东省的山区农村，父

母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朴实善良，

节俭勤劳，日子虽然清贫，却从不抱

怨，生活过得简单而快乐，而且乐于

助人，对事待人总是为他人着想，乡

里乡亲都交口称赞。 
我逐渐长大懂事了，才知道父母

都修炼了法轮功，他们按照大法“真、

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从小就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和谐温暖的家庭

中幸福的生活着。但这一切，都在一

九九九年的一天变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

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

害，当时我还小，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情，只知道父母没有了往日的笑声，

有一种沉重和压抑。到街上，乡亲邻

居的大人们见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亲

切，似乎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我，

每当有小朋友想和我玩，就被他们家

的大人们赶紧叫走了。不断地有村里

的干部和一些不认识的外人来，似乎

是叫我的父母写保证、揭批什么的，

都被父母拒绝了，他们每次都大声呵

斥，每次都是黑着脸离开，每次他们

离开，我都感到父母更加沉默。 

二零零零年我还不到七岁，一

天，我们家来了很多人，后来我知道

是镇上的人，他们就像凶神恶煞一

样，把父母绑架到车上带走了，我拼

命地哭，拼命地追，一次次跌倒在地，

直到看不见车的踪影。剩下我一个人

在家无人看管，白天没人陪伴，晚上

不敢睡觉，三天没吃饭，又受到惊吓，

直到今天，我的胃还是不好。 

三天后，父母回来了，他们遍体

鳞伤，母亲的脸、脊背都变成了紫黑

色。后来知道，我修炼法轮功的姥姥、

大姨、姨夫等都被抓去了，都受到了

惨无人道的毒打折磨。 

从那以后，我的家再也没有了往

日的宁静和温馨，村委会的相关人员

整天去我家捣乱，白天搜查，晚上翻

墙，父母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久而

久之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不仅这样，他们还用中共的造假宣传

损毁我父母的名誉，使我一上学就遭

受老师的白眼，老师同学合力刁难

我，欺负我，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不堪

回首的记忆，给我幼小的心灵蒙上了

难以抹去的阴影，这是比肉体上的打

击更为严重的、更难以想象的摧残。

二零零九年，县 610 和国保大队

的人又来抓我父亲，在他们疯狂行动

中，我父亲被迫从二楼跳下去走脱，

但将一条腿摔断，到现在走起路来还

是一拐一拐的。从二零零九年到二零

一二年，县 610 人员不断地到我家搜

查、恐吓，使得我和母亲整天生活在

恐惧之中，不能正常生活，我也不能

正常学习。 

二零一二年，610 和县国保大队

又一次绑架了我父亲，直接送济南劳

教所迫害一年。在此期间，我家原本

靠父亲打工生活。我和母亲没有了生

活来源，又加上父亲被迫害，我母亲

又四处托人，花了不少钱，导致我家

经济上非常拮据。我又有胃不好的病

根子，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同学

们还经常议论我，使我的身体和心理

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二零一五年，我父亲因为发法轮

功真相资料再次被 610 国保大队绑

架，两位律师给我父亲做了有理有据

的无罪辩护，使在场的检察院、法院

人员无言以对，但仍然诬判我父亲有

期徒刑四年。 

虽然我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但

回想我的童年、少年直到现在的青年

时代，我都是在恐惧之中生存，在恐

惧中成长。 

我也曾抱怨过，曾相信过谎言，

误认为是因为父母不放弃修炼法轮

功才造成了这一切。随着一次次迫

害，随着自己渐渐长大，随着父母不

断地给我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特别

是父母在这样的打压下，依旧坚守做

人的良知，依旧严格按照大法师父教

导的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

我明白了我父母没错，法轮功没错，

而真正错的是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

我 深 知 我 的 父 母 都 是 按 照
“真、善、忍”做好人的人，没
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只是被
江泽民及其流氓集团贴上了一个
标签，就被任意的迫害，还株连
子女，使我的整个童年、少年、
青年时期都失去了快乐，失去了
安全感，失去了作为一个“人”
的正常成长的环境。 

作为千千万万遭受迫害的法
轮功学员的子女中的一员，我要控
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江泽民，
替法轮功讨还公道，替我父亲讨
还公道，替被江泽民蒙蔽毒害的
广大民众讨还公道，也为我自己
讨还公道，匡扶社会正义，维护
所有中国人做好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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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的前提

【明慧网】大连市邪教协会（即

大连市反邪教协会）近期在市区内，

小区大门口、楼房、围墙等处悬挂

印有“幸福生活 远离邪教”的小铁

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大连人知道：

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是流氓党、

腐败党，只有远离中共邪党，才能

有幸福的生活。 
大连市那些追随中共参与迫害

法轮功的官员，都陆续遭恶报，断

送了自己的幸福： 

原大连市委书记、市长薄熙来

被判无期，其妻谷开来被判死缓；

副市长张军被调查； 
中级法院院长李威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 
沙河口区法院院长曲云杰被调

查；中山区政法委书记胡家耿暴毙，

年 52 岁； 
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国庆

（原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刚刚

被提拔，便得癌症死亡。◇ 

【坊间真言】
〖山东来稿〗2016 年 7 月底

的一天，晚上八点左右，山东聊城

开发区两名女性法轮功学员正在

张贴法轮功真相展板，以帮助善良

的人们摆脱中共谎言的欺骗。这时

一个男子路过，抓住她们的自行

车，说：“你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

啊？不让贴！”然后给警察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警察说：“法轮

功的事不管！没车！没人！”法轮

功学员向该男子讲述法轮功无辜

被迫害的真相后离去。◇ 

警察拒绝出警抓好人

【明慧网】当年刚大学毕业的

我，踌躇满志，认为自己是无冕之

王，要为百姓说真话，做一个有良

心的记者。可是在现实中，一切都

化为乌有。刚工作时，同事写了一

篇批评稿件，局长因此差一点丢了

乌纱帽，于是天天强调记者要讲政

治，为党服务。 

当记者的经常在基层，政府的

各部委、科室每年至少要上电视宣

传两次，让百姓知道他们在“努力

为人民服务”。我们报道的情况，

如：农业部门所说的土地增产了多

少，农民增收了多少；民政部门所

说的救了多少灾；水利部门所说的

建了水库多少，获益多少；林业部

门所说的退耕还林了多少，种树多

少；政府领导所说居民增收了多

少，厂矿创税了多少等等，对着镜

头冠冕堂皇地说一通。 

公检法司部门无一例外，每项

工作都要按上级指示办。上级是

谁？就是党委。工作中想表达个自

我、想为百姓鸣个不平、想有个公

道，那你就是和共产党作对，和自

己过不去。所以学乖了的机关干

部，也不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 
2001 年，公安部门让电视台

配合诬蔑法轮功。在看守所里，我

按公安人员的要求录完了画面，但

并没有马上离开，正巧公安陪同人

员也没在身边。我站在监室外，一

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用流畅的语言

快速地向我介绍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并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我说：“那可是中央电视台报道

的啊！” 

他说：“自焚者浑身烧黑，头发

却没烧着，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在火

中不变形，违反常识；警察拎着灭火

毯在镜头前等着，不赶快扑火……”

他见我无动于衷，诚恳地说：

“姐，你是当记者的，你想想，你说

过多少次真话？！” 

这一句话像炸雷，我的大脑被炸

开了一样，以往我与同事配合上级要

求而造假的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如果政府为了镇压善良百姓而

造谣，这样的政府太可怕了！我想到

我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技术人

员，在“文革”期间，被扣上“反动

学术权威”的帽子，两伙红卫兵为争

抢批斗他而火拼伤亡的场景；我又

想到我的姑姥爷，辛辛苦苦积攒家

业，拥有几亩地，被定为地主，在

中共运动的压力下，含冤死去；我

们全班同学，也都曾写了批判孔子

的顺口溜，贴到黑板上…… 

我深知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

里，被共产党批判的大多是好人。

可是关于法轮功的报道都是

公安局政治处写好的稿件，电视台

的领导都不能给改动的，何况我？

就这样，我又一次配合了造假。除

了小时候批判孔圣人，这是我在共

产党的胁迫下做的第二件大蠢事！

后来我调离了这个撒谎的职业。 

2004 年，我因患多种疾病而

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一个月，奇

迹就在我身上出现了。我身上多处

的血管瘤消失了。又过了几个月，

戴 600 度近视镜的近视眼也好了。

我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提

高自己的道德品质，直到今天。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幸运，幸运

我能在严酷的迫害环境中明白法

轮功真相，幸运如今的我身心健

康，幸运我是这亿万法轮功学员中

的一员，这群人不畏强权、暴力，

追求真理、心系他人。在此感谢冒

着生命危险向我传播真相的法轮

功学员。我也要用善心告诉身边人

“法轮大法好”，挽救那些曾经被

我用谎言欺骗的人。◇（文／咏真）


